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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制瓷技术发展对“瓷都”形成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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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德镇从江南小镇成长为世界“瓷都”的历史，本质上是其制瓷技术体系持

续性突破与城市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化互动的过程。本研究构建“技术革新—
艺术表达—地域响应”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从唐宋至今，核心技术的革新如

何影响瓷器的艺术品质与生产规模，进而催生高度专业化、集群化的瓷业生

态，最终塑造了城市空间格局、经济结构与人口构成的独特形态。研究表明，

技术跃迁是驱动景德镇城市发展的原发性动力，而城市的空间形态则是这一技

术文明最直接的物质载体。研究为理解传统手工艺在技术变革中的文化适应性

与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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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Jingdezhen's growth from a small tow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to the world's "Porcelain Capital"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breakthroughs in its porcelain-making technology system and structured interactions
with the city's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rtistic expression—regional
respons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innovations in core technologies have
influenced the artistic quality and production scale of porcelain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present, thereby giving rise to a highly specialized and clustered
porcelain industry ecosystem, and ultimately shaping the unique forms of the city's
spatial patter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omposi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leaps are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behind Jingdezhen's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city's spatial form is the most direct material carrier of this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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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构建“技术—艺术—地域”三维框架，系统

解析瓷都形成机制。

 完整梳理从古至今制瓷技术演进，突出 AI
与绿色转型等当代创新。

 深入分析技术对审美、产业、城市空间与

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

 注重历史脉络与当代实践结合，体现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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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景德镇，这座坐落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的城市，

千年窑火不熄，其名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全球

陶瓷艺术的圣地与“瓷都”的代名词。自唐代始烧瓷

器，历经宋、元、明、清的持续发展与辉煌，景德

镇不仅为中国宫廷提供了最精美的御用瓷器，更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的精致与典雅传播至

世界各地[1-3]。然而，景德镇的辉煌并非仅仅源于其

悠久的历史或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核心驱动力在于

一部持续创新、不断迭代的技术演进史。

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于：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在

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关键性突

破？这些技术层面的变革，是如何深层次地、系统

性地塑造了其陶瓷艺术的面貌与所在地域的社会、

空间形态？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研究构建一个“技
术—艺术—地域”的三维分析框架，将技术视为原

动力与自变量，深入剖析其演进脉络；将艺术视为

技术物化的审美表达，探讨技术如何催生新的艺术

语言、美学范式与创作体系；将地域视为技术与艺

术实践的承载空间，考察技术革新对景德镇的产业

经济结构、城市格局、社会人口乃至自然环境产生

的联动效应。

2.原动力：核心制瓷技术的演进脉络

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演进，是一个从解决基础材料

问题到追求极致工艺控制的递进过程。每一次重大

突破，都直接解决了前一阶段的生产瓶颈，并为更

高层级的艺术表达与产业扩张提供了可能。

2.1材料配方的革命：从“一元”到“二元”

技术发展的基础在于材料。唐至北宋时期，景德

镇采用单一的瓷石“一元配方”，虽能烧出“假玉器”，
但瓷胎耐火度与强度有限，难以制作大件器物，且

成品率受制约[4]。元代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是

“二元配方”的确立，即在瓷石中掺入高岭土。高岭

土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瓷胎的氧化铝含量和耐火

度，使烧成温度得以提升至 1300℃以上，从而极大

地减少了器物变形，并为制造大件精美瓷器奠定了

基础。这一材料革新，被普遍认为是景德镇制瓷业

超越其他窑场、取得全国中心地位的根本技术前提[5-

6]。

2.2 装饰与色彩技术的飞跃：从单色釉到彩

绘世界

材料的稳定为装饰技术的探索开辟了空间。宋代

以石灰釉和极致的窑温控制，创烧出“光致茂美、釉

色如玉”的青白瓷，奠定了雅致含蓄的审美基础[7]。

元代，技术交流带来了关键性突破：一是引入并成

熟运用钴料，创烧出青花瓷；二是成功烧制釉里

红。这两种釉下彩技术彻底改变了中国陶瓷以单色

釉为主的格局，开启了色彩装饰的新纪元，使陶瓷

成为融合多元文化的艺术载体[5]。明清时期，彩绘技

术集大成并走向巅峰。明代在釉下青花基础上创烧

斗彩，清代则在借鉴西洋珐琅彩料的基础上研发粉

彩，创造出渲染柔和、色彩粉润的艺术效果，将陶

瓷的绘画性与表现力推向历史顶峰[8]。

2.3 窑炉与烧成技术的集成：从依赖自然到

精确控制

烧成是制瓷的最后也是决定性的环节，窑炉技术

的演进直接关乎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早期窑炉

（如龙窑）多依山傍水而建，对自然条件依赖性

强，烧成气氛和温度控制不稳定。元代引进的馒头

窑（马蹄窑）提高了控制力。而明代后期发展成

熟、清代普遍应用的镇窑（又称蛋形窑）则代表了

古代窑炉技术的巅峰。其独特的蛋形结构和完备的

附属设施，实现了同窑烧造多品种、高产量、节能

高效，标志着烧成技术从依赖自然地理到人工精密

控制的根本性转变[9-11]。

2.4 协作网络：高度分工下的知识整合与社

会凝聚力

景德镇制瓷技术的领先，不仅体现在材料、装饰

与烧成等“硬技术”上，更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套高

度专业化、工序极端细化的协作体系，即所谓“过手

七十二”。这套体系将整个制瓷流程分解为数十道独

立工序，每道工序由专职工匠负责，如拉坯、利

坯、画坯、施釉、满窑、烧窑、彩绘等，各司其

职，形成了精密如钟表的社会生产网络。

这种极端分工导致了两重看似矛盾却实则共生的

结果：知识的碎片化与有机聚合。一方面，单个工

匠往往只精通某一环节的技艺片段，对全局工艺缺

乏完整认知，知识呈现高度的局部化与隐性化。另

一方面，这些碎片化知识通过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协

作与信任机制得以有机整合。行业内部通过“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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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都帮、徽帮、杂帮）组织进行协调与自律，制

定了严格的行规与质量标准；师徒制与地缘关系网

络保障了技艺的代际传承与跨工序协作的默契；而

围绕御窑厂形成的“官搭民烧”体系，更将这种协作

从民间扩展至官民之间，实现了技术标准与资源的

流动与共享。

因此，景德镇的行业凝聚力并非源于某个技术天

才或单一创新，而是植根于这套将碎片化知识系统

化、将个体工匠组织化、将生产过程社会化的协作

网络。它使得大规模、高品质、多品种的瓷器生产

成为可能，也使得景德镇在面对技术变革与市场波

动时，能够依靠其深厚的社会资本与组织韧性持续

演进，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瓷区的根本制度优势，也

是“瓷都”得以形成并维持的核心“软技术”。

2.4 近现代至当代的技术路径分化与智能转

型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机械化生产的冲击，传统技

术体系遭遇危机[12]。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国营瓷

厂”的建立推动了生产的半机械化与标准化，但计划

经济模式也在后期显现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20世
纪 90年代末国有瓷厂的改制，虽带来阵痛，却也催

生了技术路径的多元化。

进入 21世纪，景德镇制瓷技术进入以数字化、智

能化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纪元。计算机辅助设

计、三维建模和 3D打印技术广泛应用于复杂器型的

设计与原型制作，极大拓展了造型的可能性。人工

智能（AI）技术深入产业链，尤其是在烧成环节：

通过传感器与深度学习算法（如 LSTM），AI窑炉

智能控制系统能实时优化烧成曲线，实现精准温控

与气氛控制，据实践可降低能耗 8%-15%，并将成品

率提高 10%以上[13]。此外，生成对抗网络（GAN）
被用于传统纹样的学习与创新设计，区块链技术用

于产品溯源与认证，数字化手段全面赋能从创作到

营销的全流程[14]。

同时，绿色可持续技术成为发展重点。电窑、气

窑逐步替代传统松柴窑，结合 AI节能算法与废料回

收技术，推动陶瓷产业向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转

型。

图 1景德镇制瓷核心技术的演进脉络（图源：作者自绘）

3.传导中介：技术物化的艺术表达体系

技术革新并非孤立存在，须通过具体的器物------
陶瓷作品来体现其价值。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直接催

生了新的艺术语言、审美标准和市场价值，构成了

“瓷都”的文化吸引力与经济基础。

3.1审美标准的变迁

技术的可靠性与表现力共同塑造了景德镇瓷器的

审美内核。宋代青白瓷的“莹缜如玉”，满足了士大

夫阶层对“假玉器”的文化追求，初步确立了高端审

美声誉[7]。元代青花瓷的雄浑大气与异域风情形成了

新的华丽审美风尚。至明清，在高度成熟的胎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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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技术支持下，“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

磬”成为评价景德镇精瓷的终极美学标准，并成为全

球性的品质共识[1]。此外，御窑厂为皇室服务，其产

品代表着当世最顶端的工艺和皇家审美趣味，通过

“官搭民烧”制度，这种最高标准也深刻影响了民窑

产品的艺术追求[2]。

3.2 产品品类的极大丰富与艺术表现力的拓

展

技术的多样化直接带来了产品的多元化。从宋元

的单一青白、青花，到明清时五彩、粉彩、珐琅彩

以及各色颜色釉，瓷器品类无所不包。技术分工的

极致化（“过手七十二”）[1]，使得无论是巨型的龙缸、

精细的薄胎瓷（如明代“脱胎瓷”），还是繁复的瓷

板画，都能被专业化地生产出来。这标志着景德镇

已从一个生产特定品种的窑场，转变为能够满足宫

廷、士绅、市民乃至海外市场等所有层次需求的、

全能型的陶瓷艺术与产品生产中心[9-10]。

3.3 创作体系的重构：从集体匠作到“景漂”
生态

技术的演进也重构了艺术创作的主体与模式。明

代御窑厂建立的流水线分工体系使创作从个体行为

转变为集体协作，工匠成为标准化生产中的“专才”。
20世纪 90年代末国有瓷厂改制后，大量技术工人转

变为独立作坊主，同时，低廉成本与完整产业链吸

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家、设计师涌入，形成独

特的“景漂”群体。他们带来跨界理念与数字技术，

与传统工艺碰撞融合，催生了实验性陶瓷艺术、装

置、数字藏品等新形态，使景德镇从生产基地转型

为活跃的当代艺术社区。

在数字时代，人机协同创作成为新范式。AI辅助

设计提供灵感，3D打印实现复杂结构，互联网平台

则支持跨地域协作与数字化营销，艺术创作体系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全球化特征。

3.4从手工业品到全球性文化商品的转变

卓越的艺术品质使景德镇瓷器从普通日用品和手

工业品，演变为具有极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和全球性

文化商品。元代青花已成外贸大宗[5]。明清时期，随

着郑和下西洋及欧亚海上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

大规模行销全球，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其经济价

值“与黄金重量相等”[11]。艺术表达带来的品牌效应

和市场信誉，是景德镇瓷业经济得以支撑庞大城市

体的核心所在。

图 2制瓷技术演化驱动下的多维区域发展（图源：作者自绘）

4.空间响应：地域的结构化重塑

技术与艺术的互动，最终在特定的地理空间------
景德镇及其周边地域，引发了深刻而系统的变革，

体现在产业经济、城市空间和人口社会等层面。

4.1 产业与经济结构：从分散农副业到产业

集群的转型

技术带来的专业化需求，驱动了产业形态和经济

结构的彻底变革。唐宋时期，产业形态为“耕且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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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生产点依原料、燃料分散于南河、东河流域的

乡村，属农副业性质[15]。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

使瓷业转为官营手工业，出现初步分工与集中。明

清御窑厂的设立催生了“官搭民烧”制度，这不仅是

生产任务的分配机制，更是一种高效的技术扩散与

质量提升系统。御窑厂负责设计、制样与关键技术

控制，而将大量烧造任务“搭派”给技术实力雄厚的

民窑完成。这一过程中，官方的审美范式、工艺标

准乃至工匠流动，都迅速向民间渗透，使得宫廷级

的技艺与美学得以在民窑中普及与提升。正是这种

“官民互动、以官领民”的机制，推动了景德镇整体

技术水平的跃升，形成了“全民皆瓷”的产业氛围与

社会基础，为民窑集群的壮大与整体产业竞争力的

凝聚提供了制度保障。围绕生产流程，从原料开采、

燃料供应、工具制造、成型加工、烧造、包装、运

输、销售乃至金融典当，形成了一条高度复杂、高

度专业化、高度集群化的完整产业链[16]。这不仅是

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个围绕单一技术产品形成的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20世纪 50年代至 90年代，国有“十大瓷厂”的建

立，通过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实现传统技术体系的整

合与规模化。这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稳定并巩固了景

德镇的经济支柱地位。然而，当市场经济环境剧变，

这种相对僵化的技术与生产模式迅速失灵，导致了

90年代末的转型阵痛，城市经济一度面临挑战。这

深刻揭示了单一依赖特定技术路径与生产结构的经

济模式所具有的脆弱性。

进入 21世纪，景德镇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转

型与重构，核心是从相对单一的陶瓷制造业转向“陶
瓷+”多元化产业集群。近年来，陶瓷产业在景德镇

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据统计，陶瓷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从 2010年的 34.73%上升

至 2024年的 53.5%[17]。产品出口至全球超过 75个国

家和地区，年出口额从 21世纪初的 1-3亿美元规模

增长至近年数亿美元级别。产业形态也从单一制造

向“陶瓷+”多元集群演进，陶瓷电商、文旅体验、创

意设计、会展教育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其中旅游业

收入一度超过陶瓷制造业本身。

4.2 城市空间：从沿河集镇到专业化手工业

大都市的形态生成与当代更新

产业的空间集聚直接铸就了独特的城市形态。

宋元时期，生产活动逐渐“沿河建窑、沿窑成市”，

开始在昌江中游东岸形成线性的工商业集镇[15]。明

代御窑厂在珠山的设立，确立了城市空间的政治与

产业核心。城市围绕这一核心，沿昌江呈南北向带

状延伸，形成“北起里市渡，南至小港嘴，东达马鞍

山，西滨昌江”的格局，俗称“陶阳十三里”[11]。上百

条里弄错综交织，连接着作坊、窑炉、商铺与民居，

形成了“一半瓷业，一半民居”[6]的多元复合、产居交

织的网状城市肌理。御窑厂作为权力与技术中心，

其周边聚集了官署、官匠居所及为宫廷服务的配套

作坊；而昌江沿岸与众多里弄中，则密布着数以千

计的民窑、红店（彩绘作坊）、坯房、瓷行、商铺

及匠人住宅。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深度融合。不同

地域商帮建立的会馆（如徽州会馆、南昌会馆）与

行业公所，则成为协调事务、维系社会网络的关键

节点。

这种空间形态，实则是“官搭民烧”制度、极端

分工体系、移民社会结构与山水地理条件共同作用

的产物。它既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等级与协作，也体

现了行业内部的专业化集聚与生活支撑系统的有机

嵌入，共同构成了景德镇作为“活态手工业城市”独
一无二的空间密码。

当代，城市空间经历了深刻的再生产。废弃的国

有瓷厂厂房通过工业遗产改造，转型为文化创意、

旅游体验与教育研习的核心区。以陶溪川文创街区

（原宇宙瓷厂）为代表，成功将工业遗存转化为融

合博物馆、美术馆、工作室、商业于一体的文化地

标，吸引了大量“景漂”入驻，成为城市活力新极核
[18]。同时，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规划建

设，标志着城市空间战略从被动生产驱动转向主动

以文化与创新为引领，致力于打造集创作、研发、

交流、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区。

图 3景德镇建成区面积变迁（图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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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口与社会：从土著村落到“八方杂处”
的移民都会

庞大的产业规模与专业分工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

大需求，彻底改变了人口构成与社会结构。元代即

有大量工匠被征调或吸引至此。至明清，景德镇已

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趋走

如鹜”[10-11]。本地土著居民比例较低，外来人口根据

籍贯与行业形成“都帮”（窑业）、“徽帮”（商业、金

融）、“杂帮”（琢器、红店等）等行帮组织[16]。这

些行帮不仅管理生产，还通过会馆协调同乡事务，

形成了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治理结构。

当代，“景漂”族群的持续涌入，延续并更新了这

一移民传统。目前全市陶瓷相关从业人员稳定在 15
万人左右[19]。他们与本地工匠形成合作与交流，推

动了技术观念与艺术风格的融合，塑造了城市开放、

包容、创新的文化性格，并通过互联网平台构建起

跨越物理边界的数字文化社群。

图 4景德镇人口数量和构成变迁（图源：作者自绘）

4.4 资源与环境：从历史代价到绿色可持续

转型

千年窑火的背后，是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

历史上，传统制瓷业作为资源密集型产业，付出了

沉重的生态代价：大规模开采瓷石、高岭土改变了

地貌，而以松柴为燃料的龙窑、镇窑则消耗了大量

森林资源，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这是景德镇辉煌

历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页。

进入当代，虽然生产不再依赖薪柴，但气窑、电

窑的高能耗，以及生产过程中的粉尘与废水，仍是

严峻的挑战。面对可持续发展要求，技术创新已成

为关键出路。绿色技术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如 AI驱
动的智能窑炉从源头降低碳足迹；循环经济探索着

力于陶瓷废料再利用[20]；生态城市规划则更注重在

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改善环境。曾经的环境推手—

—技术，正被赋予新使命，成为引领景德镇走向绿

色、可持续未来的钥匙。

更进一步看，景德镇的绿色转型与其城市身份的

根本转变密切相关。随着景德镇从传统陶瓷工业生

产基地，转向以艺术和遗产资源为内生动力的“文化

消费城市”和“创意城市”。在“景德镇模式”下，绿色

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为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更表现

为整体经济形态向体验经济、审美经济的跃迁。城

市空间从生产主导转为文化体验主导，资源利用从

依赖自然矿产转向活化文化遗产，人口结构从产业

工人为主转向艺术家、设计师、手艺人、“景漂”等
创意阶层汇聚。因此，绿色转型在景德镇语境下，

实则是其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后农业文明”或
“生态文明”演进的重要表征[21-22]，是在全球可持续

发展议程与中国文化复兴双重背景下，一座千年瓷

都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系统性实践。

5结论

景德镇“瓷都”地位的形成与千年演进，清晰地展

示了技术驱动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核心技术是变

革的起点：无论是材料的二元配方、装饰的青花粉

彩，窑炉的镇窑革新，还是当代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每一次突破都直接提升了器物的物理品质与艺术潜

能。艺术表达是价值的实现：技术在器物上的成功

物化，塑造了独特的审美标准与品牌效应，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与文化价值，并重构了创作主体与生态

系统。地域响应是系统的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和

复杂的工艺要求，催生了高度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

这一产业生态为了追求效率与协作，自发地塑造出

“沿河成带、产居混合、御窑为核”的独特城市空间，

并吸纳了全国范围的工匠、商人与当代“景漂”，形

成了持续演进的社会文化结构。

在景德镇，技术、艺术、地域三者之间构成了一

个动态循环、相互增强的共生系统。技术的每一次

跃迁（如二元配方、青花彩绘）不仅直接提升了工

艺水平，更为艺术表达开辟了新语言（如青花的视

觉叙事、粉彩的细腻渲染），而这些新的艺术形态

又通过市场与文化传播反哺技术，推动其进一步精

细化与系统化。同时，艺术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文

化影响力，直接塑造了地域的产业结构与城市形态，

而地域中形成的产业集群、人才网络与空间载体，

又为技术与艺术的持续创新提供了组织基础与物理

环境。这种“技术驱动—艺术赋能—地域承载—反馈

于技术”的闭环互动，使得景德镇在千年演变中始终



10.63221/eaha.v2i01.10-16

Page 16 刘璐等，2026

保持活力，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文化适应与创造

性转化。

技术、艺术、地域三者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共同

编织了景德镇千年来的兴衰图谱。其城市形态，本

质上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关于制瓷技术文明如何

系统性地组织人类社会与空间的史诗。在当代全球

化和文化复兴的背景下，理解这一机制，不仅有助

于深化对景德镇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也能为

其他手工业型城市乃至创意城市在技术加速时代平

衡传统、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与

未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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